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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院子的东南角，有一个 L 型走廊，走廊的两边，
有几棵紫藤。
  这几棵紫藤是什么时候栽的，我不知道。我到这个院
子上班的时候，它们的树径已经很粗了，紫藤已经爬满了
走廊。
  我老家有洋槐树，有国槐，但是没有见过紫藤。印象
中第一次见到紫藤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到费县开会
时，会议方安排到大田庄乡的紫藤山庄参观。
  说是紫藤山庄，其实是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但是院
子里那棵紫藤却不普通。紫藤爬满了架子，蔓延到院墙内
外，整个院子被紫藤包围着，香气扑鼻。紫藤花如紫烟，
蔚为壮观。
  在单位上班，得以和走廊紫藤朝夕相处，得以一年四
季观察它。上班之余，有时间就到紫藤走廊去站一站、转
一转，拿着手机拍一拍照。
  春天看花，那一穗穗紫色的花，每一穗上又有若干
串，每一串上都有若干朵紫色的类似长着翅膀的小雀一样
的花。一穗穗连成片，就成了紫藤花瀑。
  花丛中的蜜蜂不知有多少，嗡嗡声在耳边响起。空气
中的花香，浓浓的，吸进鼻子里有点醉人，流进喉咙里有
点■人。
  临沂城区有两座山，一座是金雀山，据说上面长满了
金雀花；另一座是银雀山，据说上面长满了银雀花。现
在，那两座山上，长满了高高矮矮的楼房，根本看不到金
雀花、银雀花。

  有一次赶集，看到有人在卖一种类似洋槐花的花，不
过花的颜色是金黄色的，感到好奇，一问老板才知道，这
就是金雀花。银雀花，我到现在也没见过。
  紫藤的花与洋槐花、金雀花相似，但它们不是一个科
的。我突发奇想，紫藤的花儿，是不是可以叫做“紫雀
花”？
  夏天、秋天、冬天的时候，看叶和藤。紫藤的叶子密
集，夏天里变成一片绿，秋天里则变成一片黄。冬天的时
候，繁叶落尽，一根根藤显露出来，像筋骨一样有力。
  一年四季都能看到的是，紫藤那些到处伸展的努力向
上的藤条，它们无风也要摇三摇，拼命挺起细小的腰肢，寻
找落脚的地方。一旦抓住机会，便乘势而上，迅速生长。
  在紫藤的身上，我看到的是向下扎根，向上不屈不
挠、坚韧不拔生长的昂扬生命力。
  唐朝诗人李白的《紫藤树》写得好：“紫藤挂云木，
花蔓宜阳春。密叶隐歌鸟，香风留美人。”
  有人看不起紫藤的这种天生的攀附能力，认为它趋炎
附势，没有骨气，一生全靠攀附，而且还在攀附中绞杀其
植物，利己害人。
  白居易就是写了不少关于紫藤的诗，借紫藤抒发离情
别意、朋友之情，如在《陈家紫藤花下赠周判官》写到：
“藤花无次第，万朵一时开。不是周从事，何人唤我来。”
  但有一首诗，对紫藤的杀伤力很大：“藤花紫蒙茸，
藤叶青扶疏。谁谓好颜色，而为害有馀。下如蛇屈盘，上
若绳萦纡。可怜中间树，束缚成枯株。柔蔓不自胜，袅袅

挂空虚。岂知缠树木，千夫力不如。先柔后为害，有似谀
佞徒。附著君权势，君迷不肯诛。又如妖妇人，绸缪蛊其
夫。奇邪坏人室，夫惑不能除。寄言邦与家，所慎在其初。毫
末不早辨，滋蔓信难图。愿以藤为戒，铭之于座隅。”
  细品品，这首诗，把紫藤比做妖夫人等，目的是借紫
藤讽刺那些阿谀奉承、攀炎附势的小人的。
  在这里，我想为紫藤正名：紫藤，生而为藤，天性柔
弱，没有背景，无所依附，不拼命向下扎根、不拼命向上
生长，靠自己活出一片新天地，怎么能行？强哉紫藤！
  （作者为沂南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法槌声，初听，只觉得是权力的回响，是威严的
宣告。可在审判台上坐得久了，才渐渐品出那清越的
余韵里，含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沉重。法槌起落间，并
不是案件的终结，而是一扇门的开启——— 门后，是被
生活的巨浪推到我面前的人们和他们那困苦无奈的故
事。
  卷宗是冷冰冰的。白纸黑字冷静地叙述着是非曲
直，证据链条分缕析，法律关系框架分明。可这一摞
摞没有生命的砖石，其实是无数个家庭命运的碎片，
需要法官用“如我在诉”的指尖，去触摸那纸页背后
脉搏的跳动。
  那一纸诉状，或许是一个老人用颤抖的手写下
的，字里行间是他半生积蓄的无望追索；那份答辩状
里，或许藏着一个年轻人走投无路时的仓皇失措。那
些关于房产分割的激烈争辩，争的哪里是几堵砖墙？
争的是一家人围炉夜话的记忆，是风雨来时最后的避
风港。而那抚养权的归属之判，判的又岂止是法律上
的权利义务？判的是一个小生命将会在谁的怀抱里入
睡，会听着谁的故事长大，会在谁的笑容里认识这个
世界。
  我时常在庭审的间隙，悄悄观察原被告的神情。
看原告紧抿的嘴角藏着倔强的委屈，看被告低垂的眼
帘下深藏的惶恐。在这个庄严的法庭里，他们不再仅
仅是诉讼两造，而是被命运的漩涡卷入此地的人。他
们的声音，在四壁间回响，我要从中分辨出的，不只
是事实的真伪，更是那声音里情感的频率——— 那愤怒
之下的伤痛，那强硬背后的无助，还有那些说不出口
的苦楚。
  这份“听”的艺术，远比简单地适用条文要复杂
得多。它要求法官将自己的一部分暂时搁置，走进他
们的处境，去感受他们的烈日与风霜。“换位思考”
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内心的修行。若心中没有这悲
悯的底色，那法律的公平便容易流于僵硬与刻板，如同
一件尺码精确却毫无温度的衣裳，遮住了风寒，却也束
缚了血肉。
  这些年我渐渐懂得，一纸判决能了结纠纷，却未
必能抚平人心的沟壑。法律是正义的底线，但正义之
上，还需要人情的温度。
  这份温度，可能只是调解时一句关切的问候，可
能是判决书里对败诉方人格的尊重，也可能是法律允
许范围内，为失足少年点亮的那盏回头灯。这不是徇
私，而是在刚性的规则中注入人性的活水，让公平正
义带着可以感知的暖意。
  我们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做法官的
日子愈长，心反而变得愈发柔软，也愈发审慎。那法
袍之下的，不该是被千百个案例磨出老茧的心，而应
是一面愈加澄澈的湖，能照见悲欢，映出苦乐。每一
次落槌，我仿佛都能听见那声音在无数个人生与家庭
中激起的回响。这重量，便是职责的全部意义了。
  法台之上，是国徽庄严，是法槌肃穆。法台之
下，是万家灯火，是红尘万丈。我们站在这二者之
间，用法律作基石，以良知为明灯，让每个从法庭走
过的人，即便身负重担、步履蹒跚，也能在法律的公
正里，触摸到人间的温度。然后带着这丝微光，继续
他们值得期许的人生。
  这，或许就是法官这个职业最深的慰藉，也是最
重的责任。
  (作者单位：东明县人民法院)

法槌落下时
听见人生的回响

□ 李夏

给紫藤正名
□ 王洪松 

  “三潭叠瀑”的瀑布瘦了，瘦得不再像“布”，倒更
像是琴弦了。“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玉盘是
高低错落的三眼清潭，黝黑的岩石围着，清清亮亮，泛着一
圈圈的涟漪，看得清潭底大大小小、斑驳陆离的卵石。
  在最上边的潭水断崖上，倚着一块石头，听着溪水和
萧萧叶落的合鸣，我在翻阅胡立东的散文集《心声回
响》。在山中这样的地方，读一本与泰山有关的书，我觉
得再应景不过了。我甚至觉得那些细细的瀑流就是一种情
感的线索，串起的三眼清潭就是山水情、师友情和家国
情。言为心声，空谷回响。
  “我喜欢沿着后山小径攀爬，尤其是晨雾未散时，石
阶在薄纱的雾气里若隐若现，像被露水洇开的墨迹，又似
一卷缓缓展开的竹简。”秋冬之际，我从前山、从红门宫
起步沿着中溪一路走上来，黄叶飞舞，飘落在古盘道的石
阶上。
  我想象着此时的作者，也正从后山往山顶攀爬，露水
洇开的墨迹在他眼前呈现一幅水墨，缓缓展开的竹简在他
眼前展开一卷书。“无边落木萧萧下”，听到落叶声，他
抬起头说：“这座山永远在吞吐着、代谢着、生长着，不
拒绝任何一粒尘埃。”
  仿佛意犹未尽，沉思片刻，他又接着说道：“这般循
环往复，让泰山在晨昏交替中愈发巍峨——— 原来所谓不
朽，不过是无数微尘心甘情愿地奔赴。”
  生活在泰山脚下，作者“以山为友，与文学相伴，书
写属于自己的故事”。大山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
分”。他欣赏着、书写着、拍摄着泰山的山水风光，更在
不断探寻着山水中蕴含的崇高精神。
  在他眼中，泰山精神首先体现在其独特的“高而不
傲”的品质上，更表现为一种“恒而不僵”的历史韧性、
“纳而不从”的包容品格，最终指向的是一种生命哲学：
“真正的崇高不在于征服多少高度，而在于能否在历史长
河中保持不被征服的精神独立。”泰山的精神，“不仅关
乎一座山，更关乎一个民族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既敞
开胸怀又不迷失自我的根本命题。”
  以山为友，以山为师，反过来，山又以景娱目，以文

润心。臧克家、乔羽、杨辛、冯骥才、贾平凹……在《心
声回响》一书中，我们也一样聆听着一位位文化名家在泰
山的“心声”和“回响”。
  陪同美学家杨辛去泰山山阴的后石坞，听先生说：
“我从记事起就不断听到‘稳如泰山，安如泰山’‘泰山
压顶’‘泰山北斗’‘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等熟
语。泰山作为一种精神基因，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华文化传
统之中。”
  我们在杨辛先生的《泰山颂》诗中，更强烈感受到了
这样一种“精神基因”：“高而可登，雄而可亲，松石为
骨，清泉为心。呼吸宇宙，吐纳风云，海天之怀，华夏之
魂。”山格即人格，山的文化在人身上得以体现，得到传
承。
  冯骥才与泰山有缘，一篇《挑山工》，让亿万人仰慕
泰山，走进泰山，感受挑山工坚韧不拔的精神。先生说，
此生曾经登过不止数百座山，但是感受最深的当属泰山。
在他的书房中保存着一根光滑、包浆的扁担，是一个泰山

挑山工送给他的，他一直视若珍宝。先生说：“它不只是
一个生活的遗物，它是一个苍劲而又珍贵的历史生命，它
是永恒的。”
  春去冬来，四季更迭，我不是第一次带书来斗母宫和
“三潭叠瀑”读了。夏天，在斗母宫的龙泉宫，听着“三
潭叠瀑”瀑布的轰鸣，我读安妮·迪拉德的《听客溪的朝
圣》、娜恩·谢泼德的《活山》，我与她们都隔着遥远的距
离。而这次带师友胡立东的《心声回响》进山，却是身边
人写身边的山、身边的人、身边的事，自然格外亲切，有
“休戚与共”的感觉。
  在书中，他用更大的篇章和分量在写亲情、友情，写
自己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和外孙外孙
女，从一个家族、从微观视角，我们透视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所经历的沧桑变化。这样一本书，把国和家的命运牢
牢联在了一起。
  当读到作者母亲病逝时，他和家人守护着灵柩返回老
家，乡亲们闻讯赶来，年近八旬的老人攥住他的手，哽咽
着说：“孩子，别忘了你娘当年跑了多少趟河沿儿，淘了
多少回野菜啊！”我的眼前模糊了，我想到了我的母亲，
一生受过无数苦难的母亲。她的手指也像作者的母亲一
样，因长年累月的劳作而变形，关节粗大，每到冬天，双
手都裂满了口子，渗出鲜血……
  母爱如山，恩重泰山。
  (作者为泰安市文旅局二级调研员)

  《心声回响》，胡立东 著，齐鲁书社 2025 年 10 月出
版。
  胡立东，山东淄博人，长期从事新闻宣传、旅游管
理、文化出版、教育工作。泰安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山
东省作家协会第三、四、五届理事，第六届山东省作家协会委
员会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2009 年获得全国文化系统
先进个人奖励。出版散文集《窗外的山岗》(中国青年出版社)、
摄影诗集《心影诗画》(山东画报出版社，与车祥俊合著)、《灵
之韵》(山东美术出版社)、摄影作品集《岁月静好》(中国摄影
文化出版社)。

无数微尘心甘情愿地奔赴
——— 读胡立东《心声回响》

□ 刘水

当夜色漫过警灯
我们发动引擎

月光在后视镜里碎成盐粒
600 公里高速路扯开黑丝绒

轮胎与柏油私语———
这凌晨三点的赛道

属于崂山警徽的锋芒

服务区的灯光切开寂静
泡面桶里腾起白雾

十二双眼睛在蒸汽后发亮
像极了高考生出租房里陪读的灯光

那个离婚母亲递向尖子生女儿的温水
灼烫了警徽下深藏的软肋与陡然淬硬的决心

车轮碾过中韩街道的褶皱
丑时的呼吸比月光更轻

而我们带着未冷却的泡面温度
在每个路口种下哨岗
当东方泛起鱼肚白

警徽上的霜花正化作
万家炊烟里的第一缕晨光

  （作者为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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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巡泰安记
□ 刘梅贞

  周六的秋日暖阳带着点清透的凉，透过玻璃在地上
织出细碎的光斑。凉风吹过，金黄的银杏叶从窗外飘
过，落在窗沿上，又被风轻轻卷走。我站在电梯前，指
尖抵着微凉的金属按钮，看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从“ 9 ”
慢悠悠往下落——— 不用说，执行局的同志又在加班。等
待间隙，顺手点开工作群，一张刚上传的照片瞬间撞进
眼底。
  照片里的大厅吊灯比楼下的暖阳更柔，把光揉成了
棉花似的，悄悄避开往来抱案卷的同事，在角落的休息
区圈出一片安静。
  童童坐在妈妈腿上，肉乎乎的小身子歪靠着妈妈的
胸口，天蓝色牛仔衣的毛绒袖口沾着点阳光的温度，手
里攥着崭新的蓝色机器人玩具。妈妈的下巴抵着孩子的
发顶，指尖耐心帮他调整握玩具的姿势。小张和小闫一
左一右站在长椅两端，像两棵稳稳的树，把这片温馨护
在中间。
  小张穿着灰色的便装，领口敞开着——— 想来是刚才
去楼下接孩子时，跑得有些急了。他微微弯着腰，目光
始终追着童童的小身影，不知是孩子和妈妈的有趣对话
还是眼前这温馨的场景触动了他，他嘴角悄悄“弯了
腰”，眼里的严肃被暖意揉化了大半。另一侧刚刚当上
爸爸的小闫更年轻些，肩膀挺得笔直，手却紧紧捏着自
己的衣角，看他盯着童童的眼神，带着点初为人父的柔
软——— 生怕自己的动静惊着孩子。
  长椅旁的地板上，黄色小汽车翻着车轮，红色积木
堆成小堆，还有大包小包的零食。孩子姥姥弯着腰，探
着头，尽力凑到孩子跟前，伸出的手时刻准备着迎接孩子
的每一次需求，那小心翼翼的模样，和不远处小张、小闫的
眼神莫名重合——— 都是把孩子放在心尖上的疼惜。
  指尖在屏幕上轻轻蹭过小张敞开的衣领、小闫轻捏
衣角的手指，去年他们刚接手童童案子的记忆突然冒了
出来。那时负责这个案子的张法官刚调走，接力棒交到
小张和小闫手上。童童才一岁多，第一次探视前，两人
在办公室商量到很晚。小张说：“童童太小，有个孩子

陪伴会好点，我把闺女带来。”小闫则说：“穿制服太
严肃，我穿便装去。”
  第一次见面时，童童哼哼唧唧不愿配合，小张带着
自己闺女蹲在地上，从口袋里掏出个会发光的小陀螺，
像个孩子似的自己先玩了起来，嘴里还念叨“你看，这
个会转圈圈”；小闫则围着孩子转起圈圈：“童童，你
看，你能追上叔叔吗？”那天的阳光也像今天这样暖，
透过窗户洒在地板上，映着两个大人笨拙又认真的模
样。我站在不远处，看着童童试探着伸出手去摸陀螺，
忽然觉得，他们哪里是在执行案子，更像是在帮一个孩
子找回丢失的亲情碎片。
  后来的日子里，这样的细节越来越多：小张会在工
作手册上记下“童童下午要睡午觉，探视改上午”，小
闫会在探视前把儿子喜欢的零食带来，方便送给童
童……
  我忽然明白，执行工作从来不是冰冷的法律条文，
不是生硬的强制手段，而是秋日晨光里长椅旁静静站立
的身影，是为孩子准备的小玩具与暖手宝，是带自家孩
子来陪伴的细心，是一任接一任干警毫不犹豫接过的
“接力棒”。这些执行干警，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
把司法为民的初心藏在每一个与孩子相关的细节里，藏
在每一个温暖的日常里。
  它藏在小张敞开的衣领里，藏在小闫紧捏衣角的指
尖上，藏在写满孩子喜好的工作手册里，大厅长椅旁默
默守护的身影里，藏在头顶那盏暖黄色的灯光下。他们
守护的，从来不只是一份法律文书确认的探视权，更是
一个孩子对亲情的渴望，是一个家庭重新靠近的可能。
  走出电梯时，秋日的暖阳又浓了些，落在办公楼前
的银杏树上，把满树金黄照得愈发耀眼。原来最动人的
司法温度，从不在庄严的法庭上，而在这样寻常的周
六，在大厅的长椅旁，在执行干警们眼里对孩子的温柔
里。它像这秋日暖阳，不炽热，却绵长，一点点照亮人
心，慢慢铺满大地，暖透了每个需要守护的角落。
  （作者单位：滕州市人民法院）

　　以文载道，以笔铸魂。为丰富法治文化内涵，展
现政法队伍的人文风采，《山东法制报》政法副刊现
面向全省政法系统干警、职工及文学爱好者长期征集
文学作品。期待您用文字记录法治进程中的点滴故
事，用笔墨抒写政法人的情怀与担当。
  一、征稿主题
  1 . 一线纪实：执法、司法工作中的真实案例、办
案手记或基层故事，体现法治精神与人文关怀。
  2 . 政法风采：反映政法干警忠诚履职、为民服务
的先进事迹或感人瞬间。
  3 . 法治随想：对法治建设、社会治理的思考与感
悟，体裁可为杂文、评论或散文。
  4 . 文学天地：诗歌、小说、散文等原创文学作
品，内容需贴近政法生活或法治主题。
  二、投稿方式
  邮箱： sdzfwwh@163 . com （邮件标题注明“副
刊投稿”）
  投稿即视为授权本报编辑修改及传播，作者文责
自负。
　              山东法制报编辑部

征 稿 启 事

长椅旁的守望
□ 王冬梅

  初冬的晨光透过高窗落在卷宗上，我伏在案头，
墨迹未干的判决书初稿铺了满桌。留白处不是闲暇，
是等待填充的思虑与权衡。这是我进入法院的第五
年，早已习惯在诉状与答辩状之间反复勾勒，像在寻
找天平最精准的支点。
  电话响起，那头是当事人激动的声音，几乎能听
见情绪崩落的碎响。我右耳贴着听筒，左手仍匀速书
写，为调解笔录分行断句。那些尖锐的争执，必须在
文字间被锉钝；法条与现实之间的沟壑，要靠耐心一
一填平。
  午后抱着卷宗走过长廊，国徽静默，国旗在微风
里■■低语。第三调解室里，一对夫妻为房产分割僵
持不下。我听着他们从争执到沉默，再从沉默到松
动。终于，他们愿意各退一步。签字时，那位妻子轻
声说：“法官，我们不是非要争个你死我活。”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有人用余生等待一份公正，
就需有人把青春铸成砝码。在法治的天平降临之前，我
们这些血肉之躯，必须先一步丈量这人间的所有崎岖。
  当夕阳斜照进空荡的法庭，我整理好今天的卷
宗。天平不会自己保持平衡，它需要无数双手在降临
之前，就为它校准人间的重量。
  （作者单位：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

天平下的刻度
□ 乔圆


